
暑假已至，可天津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信息技术研究中

心实验室仍是一派忙碌景象。当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实验室时，一

台 3D 打印机正在打印着一座“人俑”——秦始皇帝陵二号青铜马

车的驭手。前不久，经过 7轮近一年的现场采集，天津大学软件学

院副教授韩冬率队用三维技术完成了秦始皇帝陵二号青铜马车

的精准“量体”工作，获取了 51G的点云数据。

“数据收集只是第一步。我们正在将工作进一步深入，考虑

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让文物真的‘活’起来。”7 月 18 日

韩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从颐和园开始，“门外汉”走进虚拟
重建领域

韩冬接触文物是从古建筑测绘虚拟复原工作开始的。那时，

数字媒体专业出身的韩冬还是文物领域的“门外汉”。

2011 年，那时的韩冬在寻找数字技术合适的应用场景，机缘

巧合他得知天津大学古建筑研究团队正在做颐和园内德和园大

修项目的测绘工作。

“当时我们就考虑，能否用数字技术实现古建筑的三维重建，

并以数字化为基础进行建造模拟演示。之后我便联系了古建筑

研究团队，双方对合作都很感兴趣。”韩冬说。

“测绘出的数据和图纸，在修缮完毕后一般就会被‘束之高

阁’了。但经数字化后，就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二次利用，如实现

虚拟演示、状态模拟等。”韩冬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文物领域的

数字化工作，尽管这个领域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但他并不觉得陌

生。“这可能与家庭的熏陶有关。”韩冬说，他的父亲从事美术创作

和教育工作，家里有着浓厚的艺术氛围，这让他对于艺术和美有

着与生俱来的熟悉和亲切。

德和园三维虚拟重建项目结束后，韩冬又和该古建筑研究团

队一起完成了甘肃张掖大佛寺的数字虚拟重建工作。他们利用

三维扫描技术，对佛像和寺庙建筑进行了全面数据采集，在此基

础上完成了更加精准的仿真模拟。之后，他们又参与了湖南马王

堆汉墓、故宫端门数字馆、秦始皇帝陵等多个项目。经过这些历

练，韩冬渐渐爱上了数字虚拟重建这份工作。

率队常年在全国各地奔走，希望更
多人爱上文博

回顾过去 8 年的“重建”工作，让韩冬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参

与实施故宫端门数字馆的交互建设。数字馆中的“《兰亭集序》

数字书法交互体验内容”是韩冬和团队其他老师共同完成的。

这个项目让韩冬深刻体会到数字技术在文物博物馆领域将“大

有可为”，它能让的文物“活”起来，让观众更直接地了解文物的

“前世今生”。

团队用增强现实技术还原了《兰亭集序》中描写的曲水流觞

的场景。游客可以当一回王羲之，在现场书写《兰亭集序》，而计

算机则帮助人们模拟出水墨渲染的逼真效果。“当时，游客天天都

排长队体验。”韩冬回忆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都在开展数字化、智慧化建设工

作。而数字技术也必将改变博物馆的传统展陈方式。”韩冬说，

数据采集仅是重建工作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

解决。

“就像正在打印的驭手俑，就是基于精准测量的数据。但真

正打印起来却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依旧要在实践中解决诸

多难题。”韩冬拿起一匹已经打印好的“马”对科技日报记者说，马

之所以分成上下两部分打印，就是因为马肚子等部位没有支撑

点，无法悬空打印，也就不能实现按原比例精准打印。

如今，韩冬团队也吸纳了计算机软件、动画等各专业的青年

学生，他们常年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全国各地。“希望通过一个个项

目，让这些青年学生和我一样，最终深深地爱上了这份工作，把现

代科技融入文物博物馆领域，为人类打造通向古老文明的桥梁。”

韩冬说。

韩冬：
用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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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召开纪念改革开

放 40 周 年 、中 国 科 协 成 立 60 周 年 暨 百 名 科 学

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座谈会，甘肃省气象学

会副理事长、甘肃省气象局副局长张强研究员

作为“百名科学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代表

受邀参加。

说起来，科学家、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的头

衔放在张强的身上是最适合不过了。张强是甘

肃省气象局副局长、中国气象局干旱气候变化与

减灾重点实验室主任，是长期从事干旱研究的著

名专家。

“为什么我们这里不下雨？”

上世纪 80 年代初，张强进入成都气象学院学

习，从此走入“气象”世界。至今，他已在气象科学

领域探索了 30余年。这 30多年里，他曾数次离开

甘肃去南京等地学习深造，也曾前往美国和澳大

利亚等国做合作研究，中间有许多离开甘肃的机

会，但这位甘肃人都放弃了。

“我总是阴差阳

错地又回到家乡。”

张强开玩笑说。

张强是甘肃靖

远人，自小在甘肃农

村长大，他比别人更

能体会到干旱等气

象灾害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的严重危

害。“小时候，我和小

伙伴们坐在野地里，

望着天空总会想，为

什么别的地方下雨

而我们这里总不下

呢？”张强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为什么我家这里不下雨？”常年受干旱之苦，

这恐怕是许多西北人在心底里的疑问。张强以此

为动力，决定用实际行动去寻找这个答案。

张强说：“我深知水的重要性，缺水是干旱

灾害的‘病根’。但我国西北乃至我国整个北方

大部分地区降水都明显不足，只靠在降水上做

文章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干旱问题。因此，我们

要搞清楚干旱的成因、发生规律，从根本上解决

干旱问题。”

这个想法贯穿了他的整个科研生涯。这些

年，他带领团队研究了西北重大干旱的发生、发展

规律，建立了干旱形成物理模型，开发出新的干旱

预测指标、监测指数和监测设备，还研发改进了陆

面水分分配、合理集雨补灌、适宜期播种等抗旱新

技术。

“我们有能力改变家乡落后面貌！”

张强主持完成了“绿洲维持和退化过程中

的大气水分输送”“干旱区荒漠戈壁陆面过程参

数的确定”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黄土高

原陆面过程观测试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此外，他还主持完成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祁

连山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课题“省级沙尘暴遥感监测预警评估与服务

应用示范”等一批国家重要项目。

这些项目最终被广泛应用到西北建设中，为

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实际收益。相关技术不仅成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科技“法宝”，还被推广到

周边省份。

2013 年，由张强主持的“中国西北干旱气象

灾害监测预警及减灾技术”荣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这项技术使干旱预测准确率提高

了 10%。

张强的科研成绩获得了国内同行的肯定，

也引来了国外气象学界的关注，曾有多个国内

外 知 名 学 校 和 发 达 省 市 的 研 究 院 所 向 他 抛 来

“橄榄枝”。

面对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其

实他也曾犹豫过。“但每次总是有些原因让我留了

下来，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张强憨笑着说。

牵住张强心的不是别的，而是那颗要为家

乡 解 决 干 旱 问 题 的 初 心 。 即 便 三 十 多 年 过 去

了，他没有忘记那个“为什么我们这里不下雨”

的疑问。

“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个想法，希望能通过我

们西北人自己的努力，改变一些人对偏远地区的

看法，让人们看到我们有能力改变家乡的落后面

貌。”他深情地说，他的家乡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干旱缺水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

果西北人都要离开，那还寄希望谁来解决西北的

问题？！”

为求甘肃不“干”，他扎根西北三十年

人
物
档
案

本报记者 李 艳

科学精神在基层

韩冬（前排左一）与团队成员一起查看测量数据
天津大学供图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微生物

所）研究员吴边最近有点忙。

当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吴边的办公室时，他正在

电脑上摆弄一个原子结构模样的图形，琢磨着怎么

用生物酶来降解令人头疼的白色污染——塑料。

起身，让座。眼前的吴边，看上去是个典型的

“理工男”。他个子不高，浅色短袖配深色西裤，沉

稳中透着青年人的活力。黑色半框眼镜后的眼睛

微眯，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这位“理工男”终日沉浸在生物酶的世界里，

对“世外”的评奖、拿项目种种并不怎么上心，是旁

人眼中的“非主流科学家”。可奖项却自己“找”上

了门。7 月 6 日，在深圳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

多肽学术会议上，吴边和另外三个年轻人荣获中

和青年多肽科学奖。

“能获这个奖还真挺意外，因为我之前没有申

请，纯粹是同行专家们评议出来的。”7 月 19 日吴

边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的成果能

被同行认可，在国际上颇具学术影响力的会议上

得奖，“我备受鼓舞”。

非主流科学家吴边非主流科学家吴边：：享受享受““酶酶””好生活好生活
本报记者 刘 垠 文/摄

经过长期攻关，今年 5月底吴边团队取得突破

性成果：通过智能计算技术，获得了一系列新型酶

蛋白，让合成β-氨基酸的过程更加绿色、高效，并

在世界上首次通过计算指导完成工业级菌株的构

建。该项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自然·化

学生物学》。

如果把工业菌株比作一辆车，酶就是其核心

发动机。若选用了理想的生物酶，可使生物催化

事半功倍。

通过优化发酵工艺与转化工艺，吴边团队设

计的β-氨基酸合成酶的反应体系可在温和条件

下，利用廉价易得的烯酸类底物及氨水，一步实现

相应β-氨基酸的合成，相关指标符合工业化生产

标准，并使生产成本降低了 50%到 90%。

该成果一出炉便引得各大主流媒体竞相报

道，这让吴边有点不习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

基础研究，这需要强大的定力作为支撑。”他说，科

研目标完成后，发论文算是水到渠成的“副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人工智能设计和指导的

生物催化反应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概念性

的理论研究层面。而吴边带领团队从一开始就把

相关概念延伸到实际应用中，克服重重困难后，率

先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我们和安徽华恒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近

期完成了千吨级的生产线建设。”吴边说，量产后

相关产品的潜在市场价值将超过 30亿元/年，有望

大幅降低紫杉醇、度鲁特韦与马拉维若等抗癌药

物的生产成本。

巧制菌株“发动机”，降低生产成本超50%

这位 36 岁的“耿直 boy”自嘲，自己是微生物

所最穷的 PI（学术带头人）之一。“我做的研究方向

比较超前，曾连续申请经费被拒。我特别要感谢

所里放手让年轻人干，如果在其他地方可能连研

究的机会都没有。”他说。

吴边的这种“非主流”个性，源于他在荷兰十

多年的留学工作经历。

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毕业后，吴边申请到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奖学金并赴该校深造。这一

去，就是 10 年。从 2004 年起，在这所欧洲最古老

的世界百强名校中，他用六年的时间一路从硕士

读到了博士。

在他的记忆中，硕士生活很煎熬。那时基本

上一周就要上完一门课，他同时还要在各个实验

室轮转。

在高强度的理论学习和实验中，吴边找到了

甘当院所最穷PI，随时欢迎学生“聊几句”

自己的兴趣方向——用微生物制造药物。“虽然挫

折占据了大部分的科研时间，但在意想不到的时

候，思维的火花或许瞬间就蹦出来了。这很让人

兴奋。”他说。

说到博士生导师杨森和费林加，吴边坦承，在

两位大师级导师的精心指导下，自己受到了最好的

科研训练和科学熏陶。费林加于 2016年获得诺贝

尔化学奖，这位荷兰科学家严谨、较真但又很开明。

“费林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讨论问题

时，只要讲半个小时就能让你豁然开朗。”吴边说，

充满活力、富有激情的费林加总能感染周围的人，

对于工作上的问题也从来不回避。

记得有次开会讨论酶的机理问题，师生三人

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大家就打赌看谁最后能

赢。“我们的赌注从一瓶啤酒加码到一箱红酒，最

后算是我赢了，酒我也喝到了。”吴边哈哈一笑，

“我的‘非主流’有着深深的荷兰烙印。”

吴边的办公室常年开着门，学生不用预约随

时都能进来讨论问题。“但基本上没人会贸然闯进

来，国内的学生天然怕导师。”吴边说，这和荷兰形

成鲜明对比，自己在荷兰当学生时，如果看到导师

办公室开着门，一准得进去聊几句。

工作上“非主流”，生活上亦然。年轻时正是

拼事业的“黄金期”，于是很多人都选择将“人生大

事”往后延。可吴边却早早结婚、生子，如今已是

一个 7岁男孩的父亲。

这份“非主流”并不是叛逆，而是一种淡然、从容

的态度。冬天滑雪、夏天跑步，得空时翻上几页BBC

世界史。吴边的处世哲学是，快乐科研、惬意生活。万

万没想到的是，他耳机里常年循环播放的是，泰勒·斯

威夫特、阿黛尔和酷玩乐队等欧美流行乐手的歌曲。

下班后叫上三五好友去涮火锅，也是吴边的乐事之一。

“性子太急的人搞不了科研，我比较有韧劲、

耐得住寂寞。朋友说我是一名‘非典型科学家’，

确实，我相对追求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这也是跟荷

兰人学的。”吴边说，最近科研任务繁重，但世界杯

不能错过，虽然自己喜欢的荷兰队早早出了局。

“工作时一头扎进去不理杂事、烦事，回归生

活时还是要追求品质。”吴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科研搞不出来时听听摇滚，觉得生活还有希望。

2014年，“非主流”的他却做了一个“主流”的决

定——回国。那年年底，在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完

成了微生物酶法制备多肽药物的研究工作后，吴边

决定回国开展学术研究。于是，他来到微生物所。

回国初期，吴边对新环境有些不适应。“在荷

兰留学时，不同的实验室里会放不同的歌曲。工

作时，我常会放几首 POP（流行歌曲），试验区的气

氛也会变得很轻松。”而国内实验室却静默无声，

探讨问题时也轻声细语，吴边“有点不习惯”。

吴边接下来的目标，是从进化和设计的角度

研究利用生物技术来降解塑料。“科学家已经发

现，由真菌、细菌进化出的酶可以降解塑料，但它

们的效率比较低。我想设计出一种可以高效降解

塑料的酶。”他说。

听摇滚乐缓解压力，忙里偷闲看世界杯

吴边，生于 1982
年，籍贯四川，系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 究 员 、博 士 生 导
师。他的主攻方向为
新型工业酶的发掘、
催化应用与工程改造
设计。他长期与工业
界保持密切合作，曾
参与德国巴斯夫、荷
兰皇家帝斯曼集团等
跨国化工企业的工业
酶项目开发。

张强张强（（右一右一））在甘肃省庆阳市指导汛期气象服务工作在甘肃省庆阳市指导汛期气象服务工作

这位“理工男”
终日沉浸在生物酶
的世界里，对“世外”
的评奖、拿项目种种
并不怎么上心，是旁
人眼中的“非主流科
学家”。这份“非主
流”并非叛逆，而是
一种淡然的态度。
冬天滑雪、夏天跑
步。吴边的处世哲
学是，快乐科研、惬
意生活。


